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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雅 玩

郑辛遥

赢在格局，输于狭隘。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请大家安全用电，临睡前关好门
窗，关闭煤气，防火防盗防诈骗。”搬到
曹杨路一高层小区二十年，每晚八点，
由手提电喇叭发出的安全防范提醒总
是如约而至，响彻小区每个角落。这是
尽职的物业值班人员天天都要做的“功
课”。遇到台风汛期和高温季节，安全
提醒还会加上“注意防暑降温，警惕高
空坠物”的贴心叮嘱。居民枕着“平安
之声”入眠，心里踏实。
追根溯源，这种“平安之声”历史悠

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居委治
保队员、居民小组长等骨干组成的夜间巡查队，按照事
先确定的路线，走街串巷、分段包干，用敲锣提醒、摇铃
警示的方法，提请居民夜间火烛小心，加强安全防范。
如今代之以各物业小区为主，手提电喇叭巡播。工具
变了，但提醒的核心内容大致相同。巡查队除了喊话
提醒之外，还注意观察周边情况，消除居民区的安全隐
患。四十多年前，我住在浙江北路曲阜路口的泰仁里，
一个冬天的晚上，摇铃巡逻的居委治保虞主任发现我
家对面某号一扇大门没关好，便大声关照里面的住户
不要掉以轻心。孰料，此时潜伏在内的一个小偷正在
偷窃居民鞋柜里的皮鞋，听到喊声吓了一跳，以为自己
已被察觉，“咚”的一声，手上的皮鞋掉在地上，被闻声
探究的居民当场逮个正着，当即被扭送至派出所。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单位分房，我家搬到了沪西

真光新村。居委干部得知我是党员后，问我能否参加
夜间小区巡逻，我一口应诺。此后，每月一次，我提早
半小时吃完晚饭，晚7点雷打不动准时到居委报到，和
一位居委干部、一名物业人员组成三人小组，边巡逻，

边用手提电喇叭提醒居民。我们先从
小区纵横两条主干道出发，脚步再延
伸到居民楼前的每条小道，让83幢住
宅楼、近2000户居民都能清晰听到夜
间“平安之声”。有一次，气象台发布

半夜有台风来袭的消息，我们在巡逻时，特别提醒大家
“室外花盆请搬回室内”。眼尖的物业小罗借手电筒的
光照，发现沿街5楼一户人家窗外的花架锈迹斑斑、摇
摇欲坠，而楼下正对着人来人往的步行道。我们立马
上门告知，户主检查后也吃惊不已，只见花架的一边与
阳台已完全脱离，他赶紧用工具拆下了花架，在台风肆
虐前，及时卸下了行人头上的“定时炸弹”。
夜间巡逻纯系义务和自愿，每个季度，居委会赠送

一支牙膏或一块香皂，表示对夜巡者无偿付出的谢意，
我总是委托转送给三人小组的其他两位。小区的“平
安之声”，对居民是一种加强安全防范的善意提示，对
不法分子则是一种声势上的震慑。“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无论高科技突飞猛进发展到什么程度，居民小区
夜间巡逻和防范提醒、群策群力确保平安的传统做法，
也不会过时，值得传承、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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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每当母亲说，走，陪我去趟
菜场，我总是先不吭声，心里等着母亲的
下一句——“顺便吃点东西。”话一落地，
“好的，妈妈，走吧。”母亲每次笑笑，也每
次有这个停顿。

天下美食，不可辜负也，这也是我逛
菜场的盼头。毕竟嘛，在我看来，逛菜场
是个事情，并且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常去的菜场倒是不远，从小区过马
路，穿过小桥和一条弄堂窄道，再拐两个
弯就到。只是拐弯的
沿途路边就开始有卖
菜、卖鱼的散户，免不
了踩上菜叶和鱼池流
下的水，一路左闪右
避地“打怪”，还没走到菜场，鞋子就湿腻
腻的了；去菜场总是一不小心就会买多，
左右换手，好不狰狞。为此，我会提前换
上防滑耐脏的鞋子，再揣着两个布包。

正式开始逛菜场了，心依旧提得高
高的。周六早上9点左右，掀开门帘，鱼
腥味、菜叶味、生鲜肉味，吆喝声、剁肉
声、抽风机声以及远处生鲜灯的光芒一
股脑裹挟着撞进鼻腔、眼内，着实生猛，
我总是要先适应一二。铺子前立着的菜
贩们两手开工，一手抓着敞口的袋子等
着给客人，一手也不忘给蔬菜喷
喷水，整理仪表；一边顾着当前的
客人不要左挑右拣的，一边眼睛
还能抓人似的锁定路过的客人，
嘴里中气十足吆喝着“新鲜的，便
宜卖喽”。卖肉的摊铺前，总是盘踞着一
个膀大腰圆的大叔，气定神闲，也不吆
喝，你要买的时候，才问你想要哪个部位
的肉，是想要肥点的，还是瘦点的，确定
后，咔咔几声，手起刀落，干净利索，行云
流水。虽说有电子秤，但你若是和卖家
禽、卖粮油的大叔大婶说，来个“十斤的
米”，要个“五斤的鸡”，他们基本上随手
一提溜，一抓一个准，一称一个刚刚好。

菜场弯弯绕绕的，宛若迷宫。母亲
则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从没见她
列什么清单，但心中却仿佛存有一张菜
谱和“一杆秤”，对价位也“门清”，买东西
一点儿不忸怩犹豫。摊主见到她，脸上
皱纹都爽朗起来：“今天来得早嘛。”母亲
说：“是的，今早天气好。”聊着家常的间
隙，三下五除二把菜价谈好，临了摊主总

是抓一把小葱塞进袋子。
母亲好像总有种魔力，和谁都能说

上几句，别人也愿意和她多说。那时我
想，如果隐士有段位，母亲应该是顶高级
别的那种。可云淡风轻，不谈过往；也可
主持大局，谈笑风生；一切潇洒自如，大
大方方。
买完全部食材后，就是我最期待的

环节——去菜市场旁的小吃摊逛逛。
最喜欢的是山东煎饼摊。看着白色的

面糊缓缓流动，转成
一个饱满的圆，再轻
轻铲起，刷上蛋液，
撒上葱花、生菜碎，
刷酱，夹上脆饼，装

袋……这过程，看着就觉得挺美的，更
不用说吃在嘴里。在秋天的街头，手捧
着热乎乎、刚出锅的煎饼，一口咬下去，
感受着满嘴酥脆与软糯的酱香味，不由
感慨：美好的一天，就是从扎实又可口
的煎饼生发出来的！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搬家

了，平时工作比较忙，总是习惯在网上买
菜。今年过年回家比较早，问母亲：要不
直接在网上买些年前的菜？“你那网上买
的生菜多少钱？”我刚回答完，母亲就道：

“哎呀，买贵了，买贵了！要什么
还是妈妈给你买吧。”我笑笑，摇
摇头，又点点头：“要吃煎饼。”
“好的，买完菜，妈妈给你买。”

说走就走！母亲打趣提醒
说现在无须提前换“装备”了。沿途看
到，以前卖菜、卖鱼的散户摊子和地上的
凌乱无章都不见了。菜场也变了，变得
干净整洁、标准化了，生鲜灯也没有了，
有些陌生。不过，当菜叶味、小孩啼哭声
等向我扑来时，又倍感亲切。母亲还是
老样子，走到哪儿都有摊主和她打招呼，
就是这次我被“惦记”了。“这是你女儿
啊？”“是的，她来看我啦。”“好久没见，长
这么大了。”“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呢。”说
话间，摊主往袋子里塞了把小葱，“祝你
们全家新年快乐！”
陪母亲买完菜，看煎饼摊还驻扎在

那儿，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
我咬了一口煎饼，嗯，还是那个熟悉的味
道，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有
滋有味。

毛其莹

陪母亲逛菜场

丝丝缕缕的秋雨低回婉转，
连绵不断。我和爱人坐朋友杨
老师夫妇的车，去浙江乌镇，看
他们的新房子。
人到中年的杨老师身材高

挑，优雅的气质中洋溢着浓浓的
书卷气。她在魔都松江区的一
所中学教语文，课上得激情飞
扬，流光溢彩，深受学生和同行
的喜爱，只是整天忙忙碌碌，工
作的弦儿一直紧绷绷的。两年
前，她和爱人去乌镇旅游，如同
少男少女一见钟情，他们爱上了
这个被茅盾和木心的不朽作品
深深滋润着的千年古镇。几天
后，他们就在散发着浓厚文学气
息的子夜路旁买下了一幢联排
别墅，从此，他们的周末时光，就
有滋有味地泡在这个碧水盈盈
的江南小镇了。杨老师说，现
在，他们一家人都不说“去”乌镇

了 ，而 说
“ 回 ”乌

镇。他们一般星期五下班后
“回”，经过两天的心灵洗涤，星
期天下午再回上海。
房子坐北朝南，一二层楼中

间挑空，上下通透。南边的走廊
上，花盆错落有致，三角梅、蓝雪
花、蝴蝶兰、美女樱迎风绽放，暗
香浮动。低空中，新颖别致的风
铃随风转动，一派
悠闲。一串串糖
葫芦似的雨链从
楼顶挂下来，小雨
飘进雨盒，从雨盒
底部的小洞中一滴一滴落下，恰
巧滴入下一个雨盒。杨老师若
有所思地说，手捧一杯茶，闻着
淡淡浅浅的花香，听着细细密密
的风铃声和雨滴声，心都融化
了，好像上海远在千里之外，要
想起那儿的什么来，都很难。
客厅的东边是宽阔开放的

走廊，外侧只用低矮镂空的铁栅
栏和稀疏的木槿篱笆象征性地

隔着，外面就是小区的石板路。
亲近大自然的走廊，似隔非隔，
四面飘雨，八面来风。坐在这儿
阅读，常常书都不要翻，风会来
帮忙。我对杨老师说，木槿花率
性自在，想在哪里开，就在哪里
开，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杨老
师莞尔一笑，我想起了《诗经》里

的“有女同行，颜
如舜英”。舜英，
就是木槿花。
我们在小咖

啡桌旁喝下午茶、
聊天，树叶和花瓣落了一身。不
锈钢小茶匙在杯中轻轻地顺时
针转着，搅起层层黛色涟漪，小
茶匙搁在咖啡托盘上的细碎声
音，如同南走廊上的风铃碰撞声
一样清脆。咖啡伴侣是外形漂
亮、色泽金黄的蝴蝶酥。
杨老师上得课堂，下得厨

房。晚餐，她穿围裙，当厨娘，满
脸享受，一桌菜色香味齐飞。压

轴 的 是
木 槿 花
滑里脊肉，雪白的瓷碗里，薄如
蝉翼的紫色木槿花在清汤中沉
沉浮浮，一派清雅。喝的青梅
酒，是杨老师用四川的低度粮酒
泡的，巴蜀的阵阵辛辣里，透着
江南的脉脉温婉，尾韵是淡淡的
甜和酸，正是深秋的味道。
晚饭后，小雨停了，云开月

出，夜色澄明，我们结伴在小区
遛弯。月光下，雨后的花草青
翠疏朗，沉甸甸的。归巢的鸟
儿叽叽喳喳地叫着，杨老师说，
像他们班上的学生，课间聚在
一起，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
几片树叶轻轻落下，诗意地飘
飘悠悠，扶摇翻转，悄然着地，
如同电影慢镜头一样美。在辽
阔无边的树木花草气息中，我
们走着，聊着，聊着，走着，怎么
也走不出这多情的江南水乡温
婉幽雅的意境。

张新连

周末时光

秋夜，在门前的露台上散步。风微凉，吹动我刚洗
过的长发。真是喜欢这样的风啊，凉而不寒，恰到好
处。白天那颗在红尘中奔忙浮躁的心，此刻也似乎给
吹得静了下来，而思绪却反而随着风起风落。

露台对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高架路，两边的路灯
温暖而迷离，来来往往的车辆在夜色中擦肩而过。往
事一幕幕被风吹起，想起了曾经的人和事。那些生命
里来来往往的人啊，此刻在做什么，在过
着怎样的生活，是否有人也在这微凉的
风里徘徊又徘徊，怀想复怀想？又是否
那些人正一家子围坐灯下，闲话家常？
还是否那些人也如这路上南来北往的人
般在劳碌奔忙？

秋风轻轻吹走往事，又来撩拨乡
愁。远方的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父母应已进入了梦乡；屋后的紫薇和木
槿想必正在夜色中悄悄吐露芬芳；被露
水打湿的稻穗，弯着腰静静地安睡，散发出的清香，是
丰收的味道，在田野上荡漾；数声秋虫缠绵地呢喃，打
破夜的寂静，又不知被晚风送进了谁的梦里。亲人、田
野、河流、陌上的花草……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思念，在
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就会涌上心头。

抬头，瓦蓝的天空里浮云朵朵，几颗稀疏的星子闪
烁着微弱的光，晚风调皮地摆弄着浮云聚聚散散。时
间的长河里，多少相似的夜晚啊，这风儿从古吹到今，
曾经吹起了李白的满腹相思，让他写下：“秋风清，秋月
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也曾经吹起杜甫怀人念
远的意绪，使他写出“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句
子。岁月匆匆，人生几度秋凉，无边思绪，在阵阵秋风
里如落叶飘入尘埃，只余微凉的舒适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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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云南旅行，入住
酒店的花园中，见一棵
5米高亭亭玉立的乔
木，迎风摇曳。离地3
米左右的木质化树干上
点缀簇生着线状披针形绿色植物，远望
十分壮观。这就是植物界的“寄生现
象”。乔木是棕榈科海枣属的加拿利海
枣树，寄生的是肾蕨。
海枣树（又称椰枣树）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分
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沿河
岸。可高达35米，其花大而肥
厚。叶羽片线状被针形，灰绿色，具龙骨
突起。果实则为长圆形或椭圆形，深橙
黄色，果肉肥厚，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伊

拉克蜜枣”，也被称为
“阿拉伯圣果”。

肾蕨呢，其成簇生
长的叶片蓬松略有光
泽，富有活力，因其孢

子囊群在叶子背面两侧各排成一行，呈
狭肾形，故名“肾蕨”。喜与树干共生。
沙特人认为椰枣树代表吉祥，是吉
祥的树木，“投之以卵石，报之以
佳果”。吉祥的海枣树任肾蕨依
附拥抱，朴素地奉献，正如埃及诗
人赞美的“海枣是穷人的食物，富
人的糖果，也是旅行者的干粮”。

伟岸的生命，从不斤斤计较。
你见过这样的树吗？见过这样如此

的相拥吗？

汪 洁

相拥的生命

在文坛巨匠巴金诞辰
120周年之际，一件小事
浮现眼前。

教学中遇到一个难
题：巴金字“芾甘”
中的“芾”，因是多
音字，连语文界亦
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当时（上世纪
90年代初）权威的
全国统编教材语文
书上的注释又未明
示。我纠结之余，
只能独立思考。

巴金原名“尧棠”，字
“芾甘”，均取义于《诗经·
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召伯所茇。”《甘

棠》是一首怀念贤臣召伯
的诗作，主旨是恳切呼告
人们要千方百计地呵护象
征召伯功德的甘棠树，而

切切不可有丝毫的
伤害；诗作的情感
基调，是对“甘棠”
满腔热情的爱。不
难看出，巴金名、字
的寓意，即立志做
一个像召伯那样体
恤百姓疾苦、为民
排忧释纷的人。按
照名和字相关的原

则，巴金字“芾甘”是与其
名“尧棠”对应的。诗中的
“甘棠”即棠梨树；“尧棠”
中的“尧”，是巴金这一辈
的排行。“蔽芾”是修饰“甘
棠”的，应作“弱、小”讲，无
论《辞海》还是《现代汉语
词典》均是如此解释的。
据此可以断定，“芾甘”之
“芾”应解念“f?i”。也许，
有人会搬出《现代汉语词
典》“芾”另一念“f?”、意为
“草木茂盛”的说法来反
驳。且不说这是“芾”一个
字的读音、解释，而不是
“蔽芾”的意思；退而言之，
即便是，已然长成枝繁叶
茂、坚不可摧的参天大树
“甘棠”，还需如此不遗余
力地呼吁护卫吗？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甘棠”的
“弱、小”，不单是说其外
形，更是指代表“正能量”
的召伯精神的发扬、传承，
因有意无意的疏忽可能遭
致的伤害而显得脆弱。

从情与理的层面上
说，我对自己的推论绝对
自信。但出于对学生的负

责，确保万无一失，当时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
竟异想天开试图斗胆向巴
老“讨救兵”，直接当面求
教本人。然而，要如何才
能联系到赫赫有名的大文
豪呢？我灵机一动，“曲线
救国”。通过上海市文联
的牵线搭桥与鼎力相助，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遗憾
的是，当时巴老身体欠佳，
只能由他女儿李小林代为
接待。听我说出这个困惑
后，她热情地肯定了我一
丝不苟的钻研精神，接着
和蔼可亲、出人意料地揭
开了“谜底”：在他们家乡
四川方言中，“芾”字既不

读“f?”，也不念“f?i”，而是
发“p?i”的音。
“悬案”终于得以破

解。根据李小林的说法推
断：四川与广东等地一样，
在古代本无唇齿音“f”而
只有轻唇音“p”，方言中仍
然保留了这个特点。而
“f”就是从“p”演变来的，
所以，“芾”如今应该念作
“f?i”，与我先前探究的结
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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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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